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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想没想过，当我们老了，我们该如何?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当你老了随笔，一起来看看。当你老了随笔篇一　　午后，天气尚好。久未翻动的书上已积了薄薄的一层灰，那从窗口进入的风，一吹，带动着篇章，哗哗作响。忘了是何时放入书中做书签的银杏叶，...
　　我们想没想过，当我们老了，我们该如何?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当你老了随笔，一起来看看。
当你老了随笔篇一
　　午后，天气尚好。久未翻动的书上已积了薄薄的一层灰，那从窗口进入的风，一吹，带动着篇章，哗哗作响。忘了是何时放入书中做书签的银杏叶，也被风吹落地，还夹杂着些许桂花碎屑。淡黄色的脉络，想来当初也许是春也许是夏，它那时还只是嫩绿，便已被我摘下，欲留作收藏放入书中，只是如今，手指轻轻一捏，就化为飞灰。而现在，屋外早已是黄叶飘飞了，这一年已接近尾声!
　　春花秋实，夏雷冬雪。一场春雨润泽万物到红枫叶漫布的山头不再纯粹的红，总有谁在低着眉。我曾想，树叶的凋零是死的开始还是新生的延续?天边显露一角的云并不能给我想要的答案，曾经亲手摘下的叶也在书的墨香中腐朽。沿着山脚拾级而上，有青松、石亭、日落、游子，用手上相机记录点点滴滴，不知不觉就忘了去寻找答案。回头望，印下深深脚印的地方，落满黄叶迎接冬风……
　　人说:为赋新词强说愁。大好的年华，哪来那么多老与散。做一部微电影，小小的学院小小的专业，几十号人提供着素材，大一到大四，青涩到成熟。每个人都说着青春不散场，最后还是要别离。抹一抹眼角，又是天南海北，一如四年前。想来，他们都是想过“当你老了”的种种情形的。剪辑的时候，除了觉得枯燥也就是繁琐了，不知有多少次拍打键盘和鼠标来缓解心中郁结。现在点开来看，眼角也不禁会打湿几根眼睫毛，思绪也会往那远方飘。如今，大家伙儿都开始忙着了，为那以后能过着舒坦的一亩三分地而忙着!有的成了小店老板，有的做了医生，有的读了研，有的考了公务员，也有的，早早的结了婚生了子为着一家的生计奔波着，还有的，或许也会在街头浪荡……。屡屡提及老了，每一人都在心中构思了一份美好蓝图——别墅、侨居等等。我呢?不高不低吧，一间屋，不大不小，如那麻雀就好，日子不好不差，能在朋友到访时泡上一壶热茶，点上一根香烟，脚能伸直，背能躺下，一顿的胡吃海喝，一气的山南海北，夜了，能看到月亮，瞧到星星，更好!当然，这里提及的“老”虽然很普遍，但还是略显空泛——人们在面对某些事的时候，总习惯于把自己放在年长者的地位去思考或者说教。
　　朋友招呼说，放假回家去电鱼吧，带上装备，骑上电车，去那郊区的小河边，池塘边，水库边——那是一片载着欢笑与苦乐的土地，那是一片承载着无数过往 却不可再来的土地。我说好!我曾想，当我老了，是否在那一天我会如那泛黄的落叶在夕阳余晖的照射下，洋洋洒洒的飘落在生我养我的树根处?当然，也可能是被那风吹走，吹往另一片曾经在枝头眺望到却未曾亲身到达过的地方。
　　年轮随着脚步声积厚，头顶的发，眼角的眉，嘴角的须，无声的控诉在数不清的时空中颠倒错乱。霓虹闪烁下的街道，灯火阑珊处的回首，左手牵着右手，为一段青葱岁月。
　　垂钓的老者在打着盹，塘中残荷萧瑟，塘边却还有青色，甚至几朵桃花正悄悄地含着苞，说不定哪一天就怒放了。他是很惬意的!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至于是什么的陪伴，又有什么关系呢?
　　当你老了，你将如何!
当你老了随笔篇二
　　这么多年,他把所有的坚强给了家庭,把所有的宠爱给了女儿,却唯独忘记,自己也曾是个贪恋宠爱的孩子。
　　你怎么让我看见你的脆弱
　　爷爷去了,在医院住了三个月零十六天,他天天晚上在那里守着,可还是没能留住最爱的亲人。爷爷临走时最后一句话是留给他的:“三儿啊,爹走了,以后不能疼你了。”
　　这句话,让他泪流满面,他蹲在医院走廊的一角,哭得像个孩子。
　　远远的,我不知道是否该走过去,给他一个拥抱,告诉他,还有我呢,就像我每次难过的时候,他总会想尽办法让我振作起来。这么多年,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流眼泪和他这样无助的时刻。
　　长期以来,我都以为他坚强得像座山,已经没有什么能将他打倒。可是那几天,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他走起路来,再也不是一个矫健男人的样子,不长的距离,他也会赶得气喘吁吁;爬楼梯到四楼的时候,他居然需要在拐角的地方扶着栏杆歇上半天。我一下子恍惚,这还是那个曾经背两袋面粉一口气上六楼的男人吗?他汹涌的眼泪和他忽然之间的苍老,让我一下子惶恐起来,我以为,这一生,我都会活在他的宠爱里,我以为,他坚强的背后有无穷的力量,所以,我从来没有试图想要了解他的心。可是,不是的。这么多年,他那么孤独,从一个孩子走到苍老。那一刻,我也终于意识到,这个被我叫了二十多年爸爸的男人,原来也很脆弱。
　　世界上最宠爱他的那个人就这样去了,而彼时弱不禁风的男,也终于成为一个历尽世间沧桑的男人。
　　你曾是受尽宠爱的孩子
　　他出生那年,他的母亲已经40岁,在他之前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。那个年代物质生活虽然贫乏,但爱从不贫乏,作为老幺的他,得到了那个家庭能给予他的最好的生活。
　　他的童年,想必比我的童年还要受宠,他时常给我讲起,他的母亲在众多孩子中如何袒护他,他的父亲如何在过年的时候只给他添了新衣,语气里,不无自豪。我听了,却只是撇撇嘴,实在无法将那个受尽宠爱的小男孩,与眼前的这个有些落魄的男人画等号。
　　在五个孩子里面,他最爱念书,戴副眼镜,文文弱弱的样子,如果命运待他再好一点,他现在也许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学老师,或者在机关办公室里喝茶看报。
　　然而,那个年代能进工厂才是最荣耀的,于是疼爱他却短视的父母让他从市里的重点高中退学,接班去了一家国有企业。
　　年轻时的他倔犟而任性,他常常和父母对着干。最厉害的一次,他几乎要和父亲断绝关系,他仗着父母如影随形的爱,知道自己无论走多远,都不会失去那份宠爱。
　　工作,结婚,生子,人生中的大事一样样经历。工作时,文弱的他在工厂里被人欺负,回到家里,居然落下男儿不轻弹的眼泪,那个时候,他有两个壮如虎的哥哥和两个泼辣的姐姐,所以,欺负他的人很快就知道,自己不该惹这个看似文弱的青年,他有的是靠山;娶回的女人,再平凡不过,却也为他生了可爱的女儿,老家里的母亲嫌是个女娃,可他却喜欢,捧着她,不肯放下。这样的生活倒也平淡幸福。
　　但世事难料,没过几年,国企效益下滑,他和妻子双双下岗,生活一下子就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,本来就不宽裕的家,更显得拮据起来。
　　也许就是从那一天起,他突然懂得,这一次,没有人会宠他。
　　何时你成了我们的山
　　下岗后,他像变了个人似的,使出浑身的劲儿没日没夜地干活,上建筑工地,摆地摊,贩菜⋯⋯他和那些五大三粗的男人一起在建筑工地上背砖,他被包工头当着许多人的面骂,他每天守在菜市场等到没有人了再最后一个收摊,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,而是天天,年年,似乎永没有尽头。
　　可是,那些年里,他没在人前流过一滴泪。他甚至会在老板骂他的那一瞬间,挤出一个谄媚的笑,那样的低三下四,只是为了少得可怜的工钱。上有老,下有小,他没有选择。几年间,他不知干过多少苦力,可日子过得还是拮据,妻子难免有抱怨,别的男人如何有本事,自己当初咋就跟了他。可即使是这样伤人的话,他也只是左耳进右耳出。说到底,那些抱怨也早已成了生活里的作料,有点辣,有点苦。
　　可生活再苦,想想一天天长大的女儿,他就没有了半点怨言。他疼女儿,带着父亲的宠。女儿是独生女,几乎占尽所有独生女的坏脾气,霸道、任性,又懂得撒娇耍赖,每每至此,他都几乎束手无策,只得纵容。妻子说他,快要把孩子惯坏了,他也只是一笑。其实不是真没招儿治,而是下不去手。于是女儿也“欺负”他,分苹果时,把最大的给妈妈,最小的给他,从不敢对妈妈不恭,却唯独敢和他顶撞。
　　他很少生气,就像当年父母待他一样,把女儿捧在手心,爱在心口。女儿上高中住校,他总是骑车从工地返回家,带了妻子备好的食物,再赶几十里路,给女儿送去。女儿到外地上学那年,他陪着一路从家乡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学校,临别的时候,在马路边,这个好几年不曾落泪的男人,居然眼睛湿润,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,袅袅升起的烟呛得人想流泪。
　　他每天只会为生活奔波,不关心足球,不懂得享受,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特长。他渐渐地在人群中变得渺小,走在拥挤的人群中,他会有一点局促。其实他从来不喜欢到人多的地方,只是有时候他必须扯开嗓子,在烂菜叶堆积、破败不堪的市场,为妻女的下一顿饭忘却所有的自尊。
　　我能给你的宠爱
　　长大以后,我一直在外地念书、工作,只有放长假的时候,才会像个公主一样回到家里,贪享那一份来自他的宠爱。回到家,却常常不见他,母亲说,他在外面帮人干活,赚不了几个钱,一把老骨头却不肯闲下来。
　　我告诉他,以后不要那么辛苦,这么大年纪还要看别人的脸色,多委屈自己。他笑,一脸的皱纹,却如水般平静坦然:不怕,这把岁数,啥事没经历过,挨几句说掉不了肉。你们年轻人脸皮儿薄,我这张老脸⋯⋯
　　妻子数落他,在孩子面前,说话一点儿没个大人样。
　　是呢,他一直没个大人样,他总是把家里的事情用最轻松的口气讲给我听,总是装作什么都无所谓,告诉我出门在外不要记挂家里,告诉我无论我怎么样,都是他最骄傲的女儿。我生活中的所有残局,在他那里,都是没必要放在心上的小事,可我知道,就是这些小事,让他常常夜里无眠,让他渐渐白了头发。
　　他跟我开玩笑,等你成了家,会不会嫌我又老又脏不让我进门?
　　我的泪几乎要喷涌而出,我知道,他是多么害怕,等我羽翼丰满,便会自己飞走,便会将他忘记。
　　也许,他迟早都会变成一个琐碎的男人,走在大街上,他不高大,也不优雅,在别人眼里,他只是一个看起来没有任何魅力、愈见苍老的男人,像他这样的人,满大街都是。也许你路过工地时看见过有个佝偻着背、没有任何表情的老头儿在干活,也许你走过菜市场看见过一个斤斤计较、一脸圆滑的小贩,那也许就是他,我的父亲。
　　我给他买了衬衣,他却舍不得穿,见人就说女儿给他买了名牌衣服,其实我只是在商场打折的时候,才会想起给他捎一件“表表孝心”。听母亲念叨,他不肯停下来,只要有活干他就往外跑。他说,丫头结婚需要钱,给孩儿多攒点钱买房,这事老搁在心上,哪能啥事不干,光等着丫头养。
　　我的眼泪终于还是没有忍住,我能给他的爱,原来,一点点地,都被他轻轻地收集起来,然后再用他的爱包裹,加倍地传给了我。
当你老了随笔篇三
　　我想很多人都能念得出这首着名的爱情诗歌。关于这首诗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　　在远方，在遥远的爱尔兰，差不多一百年前。
　　干净整洁的小木屋散发着松木小屋特有的芳香。屋里没有佣人，时间仿佛早已从这个空间淡出。
　　夕阳的余晖涂抹的窗下，坐着一位银发的老妇人，岁月凋谢了她如花的美貌，却使她高贵的气质更像经过长久打磨的璞玉，那份慈爱与安详，只有她那样的老妇人才有。
　　老人睡意沉沉地在炉火边打盹，打盹的老人想起了从前那些清晰得比什么都模糊的往事，逝去的岁月，像永远无法靠岸的渡口。她想起了威廉·巴特勒·叶芝，也就是在这样温馨的炉火边，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向他求婚。
　　那时他多么英俊啊，微卷的褐色头发，飘扬的鬓角，黑色的眼影，两个传神的眼眸时时闪烁着诗歌般轻盈、深邃的灵光。他把诗歌作为向世界表白某种真诚的工具，他是爱尔兰的水土养育出来的、正宗的爱尔兰诗人，他用诗歌审阅爱尔兰这个民族的命运。
　　从第一次见到她开始，他就深深地爱上了她。他为她写诗，写了很多关于爱情的诗。那些诗后来被编辑进一本本诗集，而他几乎每一本都在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，送给了她。
　　老人慢慢起身，走到书架前。他的诗集在书架的最右侧。她翻到那首《当你老了》，她用爱尔兰最纯正的声音读道:
　　当你老了，白发苍苍，睡意朦胧，在炉前打盹，请取下这部诗歌，慢慢吟咏，梦见你当年的双眼那柔美的光芒与青幽的晕影;多少人爱过你的美丽，爱过你欢乐而迷人的青春，假意，或者真情，唯独一人爱过你朝圣者的灵魂，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;当你佝偻着，在灼热的炉栅边，你将轻轻诉说，带着一丝伤感，逝去的爱，如今已步上高山，在密密星群里埋藏着他的赧颜。
　　这首诗，没有纵横激荡的狂嚎，没有热血沸腾的激动，像一支幽雅舒缓的小夜曲，将爱的忧伤、爱的永恒，真挚地、轻轻地诉说。写这首诗的时候，叶芝才29岁。那是一个爱的季节，空气中弥漫着情侣的味道。
　　要说她不为他的执着动心，那是假的。但她知道，不能爱他。她是个演员，同时又是一个革命者，她同情饱受英裔欺压的爱尔兰人民，她正投身于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。她没有选择他--一个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来自不同层面的爱，但只有拥有一份的权利，其他的，则只能像名画一样在记忆中珍藏。
　　后来，与她并肩战斗20xx年的丈夫麦克布莱德少校牺牲的时候，叶芝来了，手里握着凭悼丈夫的白花和一支专门给她的红玫瑰。相互打量对方时候，彼此都已银发苍苍。
　　他说:“我现在还爱你，爱你朝圣者的灵魂。你是我爱情的信仰，你是我创作的力量源泉，你是我理想的象征。”
　　他们互相微笑着向对方问好，似乎又回到了20xx年前，积攒了一辈子的爱，像给对方活下去的信心和理由一样，深深地拥抱在一起，然后在一句“始终有人惦记着你”的话中，微笑着离开对方。
　　想到这里，老人重复吟咏着那朴素而脱俗、充满悲怆意境的诗歌:“多少人爱过你的美丽，爱过你欢乐而迷人的青春，假意，或者真情，唯独一人爱过你朝圣者的灵魂，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……”
　　老人反复吟咏着，仿佛29岁的叶芝又回到她的面前，英俊的脸庞，微卷的褐色头发，飘扬的鬓角，黑色的眼影，两个传神的眼眸闪烁着诗歌般轻盈、深邃的灵光……炉火也燃烧得正旺，好似当年。一切爱与恋的情愫都远远地消逝了，却又似乎在夕阳照耀下的回眸中，走向永恒。老人的小木屋浸沉在这种永恒里。
　　只有岁月还记得，这一对绝版的情人，男的是爱尔兰着名诗人威廉·巴特勒·叶芝，女的是爱尔兰着名演员茅德·冈。不再有更多的人记起他们的名字。这没有关系，他们的名字属于遥远的爱尔兰，但《当你老了》属于世界，属于充满爱的人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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